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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格网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特征及
空间指向性的地理要素识别

——以环渤海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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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辨识农村居民点演变特征及其空间指向性机理，将丰富乡村地理学及村庄规划学

科的研究内容。以农村居民点用地矢量数据为基础，集成格网统计、地理探测器和Logistic回

归等研究方法，定量识别环渤海地区农村居民点时空地域格局及空间指向性特征。主要结论

如下：① 农村聚落密度和分散程度自东北向西南逐渐增加，传统农区乡村聚落密度较高。②
黄淮海、鲁南等传统农区，大多农民处于“城乡双漂”的生计状态，助推农村聚落用地持续扩张，

在5 km×5 km网格单元内，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多数超过 3 km2。③ 中心地城市的持续外扩，

外围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随之转变消失。④ 农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一定的交通指向、中心

地指向、耕地资源禀赋指向、环境宜居地域指向等指向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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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是指非城市的广大区域，聚落是指居民的生产、生活的场所。乡村聚落为乡村
人口居住和生产生活的场所，是乡村地域空间的人口聚居点，农村居民与周围自然、经
济、社会、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现象与过程和结果[1-5]，乡村聚落的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是区域“三生”空间重要组成部分，乡村聚落的结构、形态、景观演变及用地变化等
是历来都是乡村地理学研究对象[6]，也是人地关系地域体系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乡村聚
落承载传统农业生产与加工的地域功能，在农业社会，受到农业科学技术约束，农村聚
落形态与规模直接和耕地资源禀赋和农村人口规模紧密相关，耕作半径的大小对乡村聚
落形态产生直接影响[7]。伴随城乡发展转型，农村地域的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发生巨大变
化，各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不断加强，以劳动力和土地为典型的乡村地域生产要素
大量非农化转变，乡村地域人口过疏化，社会形态“空巢化”，“人走屋空”的农村空心
化现象普遍存在，致使乡村地域系统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乡村土地利用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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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发生显著变化[8]，致使乡村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产生了剧烈变化，农村土地利用形态发

生转型[9,10]，乡村地域空间面临生产性向后生产性转型。近20年来，地理学学界的城市研

究偏向，乡村地理学研究的缓慢，国内乡村聚落及土地利用研究进展迟缓。在国家新农

村建设和局部地方美丽乡村建设战略驱动下，一批地理学者从乡村聚落形态、类型、功

能及土地空心化等展开系列研究[11-16]，但在尺度上以县域、村域为主，对乡村聚落及农村

居民点用地时空特征和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研究停留在面上和点上。

通过遥感影像数据对农村聚落进行提取，利用 5 km×5 km网格单元进行统计农村聚落

和用地规模，进而分析农村聚落空间格局和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变化特征，并探测识别

其近20年来环渤海地区农村聚落及用地的时空演变特征，发掘影响其农村聚落空间分布

的因子，定量探测识别县域层面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决定力”。并

从构建村镇体系新格局的视角，对乡村发展转型和乡村空间优化重组，在理论、制度和

实践层面进行学理逻辑思考和归纳总结，以期为构筑环渤海地区的新型城乡用地格局配

置机制、新农村建设、空心村整治的适宜区选择等提供科学依据，学理思考和总结以期

丰富乡村地理学在典型区域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及用地时空特征及影响机制层面的研究

内容。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对TM遥感影像进行监督分类，得到 2010年环渤海地区的土地利用数据，而 1985

年、1995年、2000年环渤海地区的土地利用数据来自于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空

间影响因子的基础地理要素数据来源于2011年的1∶25万中国电子地图数据。气象数据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的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经济社会发展数据

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经济社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直辖

市的统计年鉴。

2.2 研究方法

（1）农村居民点分散程度统计

农村聚落演变更多体现为自然村落变化，行政村落数量难以揭示农村聚落形态演进

过程与格局，利用GIS和RS的技术对地理事物时空过程能进行较好地刻画。利用TM遥

感影像，对 1985年、1995年、2000年、2010年环渤海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进行分类

及自然聚落图斑进行提取。采用5 km×5 km网格单元，对农村居民点的自然村落分散程

度进行统计。农村聚落分散度概念定为每个统计网格内的农村聚落用地图斑的数量，其

动态变化量能刻画出农村聚落新生扩散、合并或消亡的时空过程。

（2）Logistic回归模型

综合考虑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分布受到自然条件、经济区位的综合影响，利用Lo-

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分布与影响因子之间进行回归分析。Logistic回

归模型公式如下：

lgæ
è
ç

ö
ø
÷

P
1 -Pi

= β0 + β1x1 + β2 x2 +⋯⋯ + βn xn （1）

式中： P 表示每个栅格可能出现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概率； xn 表示影响因素； β0 为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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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βn 为变量的回归系数。利用ROC①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检验，并探测识别逻辑回归

的最优模拟空间尺度。
（3）地理探测器研究方法
利用地理探测器的研究方法对分县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动态度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测

识别，模型如下[17-19]：

PD,U = 1 - 1
nσ2

U

∑i = 1

m nD, iσ
2
UD, i

（2）

式中： PD,U 为农村居民点变化的影响因素探测力指标； nD, i 为次一级区域的样本数； n

为整个区域的样本数；m为次级区域的个数；整个区域 σ2
U 为农村居民点面积变化动态度

的方差； σ2
UD, i

为次一级区域的方差，假设 σ2
UD, i

≠ 0，模型成立。 PD,U 的取值区间为[0,1],

PD,U =0时，表明县域农村居民点面积变化动态度空间分布呈随机分布； PD,U 值越大，说

明分区因素对农村居民点面积变化动态度的影响越大。
综合考虑各县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生产主体特征，以及地形及交通区位条件

等，遵照数据可获得性和学理判断原则，遴选出人均耕地面积（f1）、地均劳动力（f2）、
粮食单产 （f3）、灌溉率 （f4）、地均农机总动力 （f5）、劳均粮食产量 （f6）、人均 GDP
（f7）、第一产业占GDP的比例（f8）、农民人均纯收入（f9）、交通便利度（f10）、离中心城
市距离（f11）、地形条件（f12）、农村劳动力转移变化率（f13）等 13个指标，进行等级分
区，分别探测出每个影响因子对县域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动态度的“决定力”强度。

3 结果分析

3.1 农村聚落与用地时空演变特征
（1）从农村聚落的分散度时空格局上来看，环渤海地区农村聚落的分散度空间分异

特征显著。1985年、1995年、2000年、2010年，环渤海地区基于5 km×5 km的网格单元
内农村聚落点数大于5.0的空间分布呈现为“6”字形空间格局，自东北向西南逐渐增加
的趋势，冀南农区、鲁西南农区、山区的自然村落零星分散特征显著，传统农区乡村聚
落密度较高且聚落空间分布极为分散（图1）。其中，山东省大部分地区的农村自然聚落
分散程度最为显著，5 km×5 km网格单元内乡村聚落点数在10.0以上，农村居民点用地
的“散、空”现象较为普遍。河北坝上高原和辽宁长白山林区的农村聚落的分散度偏
低，5 km×5 km网格单元内农村聚落点数小于5.0，平原地区大中城市近郊的乡村聚落连
片，聚落数量繁多，分布密集。原始聚落经过漫长的空间扩散过程后逐渐形成自然聚落
空间分布格局，农村聚落形态格局及演变模式是农民长期自主选择基础上形成独特的农
村聚落景观，聚落的布局存在随意性，科学规划严重缺乏。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长，
农村地域人地关系状态发生改变，乡村地域人口压力逐渐加大，以有效耕作半径内有限
的耕地逐渐难以满足聚落人口的生活所需，人们向可能的生存空间逐渐扩散，最终形成
星罗棋布的农村聚落空间分布格局，然而农村聚落的散、乱布局是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
空间无序和粗放低效的直接根源。

（2）从动态变化视角来看，环渤海地区的农村聚落保持着持续不断地增加，大量耕

① ROC（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曲线，用于二分类判别效果的分析评价。基本原理是通过判断点的移

动，获得多对灵敏度（sensitivity）和特异性连续变量，以灵敏度为纵轴，以（1－特异性）为横轴，连接各点绘制曲

线。并与斜45ºº的直线对比，若曲线越接近，则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判断价值越差，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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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资源被农村建设用地占用，直接影响区域粮食安全，不容忽视。如表1所示，5 km×5
km网格内农村聚落离散度在（0~4）、（5~9）阈值区间内呈现增加趋势，网格数比例分别
从1985年的43.70%和26.98%增加至2010年的47.17%和31.41%。同时，在阈值区间大于
10的分组，网格所占比例呈现持续减少，如 5 km×5 km网格内（20~24）阈值区间内农
村聚落比例从1985年的2.48%减少至2010年的1.01%。其内在机理在于平原地区的农村
聚落持续扩张，分散分布的农村聚落发展为集中连片的农村聚落形态，在用地规模研究
部分得以验证，伴随城镇化化和人口生计非农化转移，农村聚落空间呈现出持续扩张态
势，并未转向农村聚落减量或持平状态，人口持续非农化将导致农村居民点闲置低效利
用现状持续。经过多地的野外调查，就单个农村居民点自身的发展而言，其用地方式仍
然大多以外延式扩展为主，而忽视了对原有居民点的挖潜，使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不断
扩张。农村居民点内部格局杂乱，建设强度低，农村居民点用地和独立工矿用地再开发
潜力较大。由于农村居民点大多历史久远，不同年代、不同结构的建筑物相互交叉，互
相之间缺乏统一的规划布局，见缝插针式的建筑物非常普遍。当前大多数村庄的房屋、
农舍等建筑物存在朝向各异、前后错落不齐、小巷弯曲、村庄道路质量差、村庄内旧外
新，建筑层次差别大、式样种类多、用材与装潢档次不一、功能混杂，缺乏公共活动场
所和必要的基础设施配套等问题。伴随乡村地域的生产要素持续非农化，乡村地域的农
村聚落用地集约程度亟待提高。其中，近10年来，河北省5 km×5 km网格单元内的农村

图1 1985年、1995年、2000年、2010年环渤海地区5 km×5 km网格单元统计的农村聚落点分散度空间分布
Fig. 1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discrete degree using a 5 km×5 km grid in the

Bohai Rim in China in 1985, 1995, 2000 and 2010

表1 基于5 km×5 km网格的环渤海地区农村聚落居民点分散度统计
Tab. 1 The rural settlement discrete degree using a 5 km×5 km grid in the Bohai Rim in China

年份

离散度区间

0~4

5~9

10~14

15~19

20~24

25~29

30~34

35~40

总计

1985年

网格数

9515

5874

3959

1670

541

173

35

8

21775

比例（%）

43.70

26.98

18.18

7.67

2.48

0.79

0.16

0.04

100

1995年

网格数

9570

6046

3877

1548

516

178

33

7

21775

比例（%）

43.95

27.77

17.80

7.11

2.37

0.82

0.15

0.03

100

2000年

网格数

9673

5943

3849

1580

529

163

32

6

21775

比例（%）

44.42

27.29

17.68

7.26

2.43

0.75

0.15

0.03

100

2010年

网格数

10272

6839

3398

1011

220

33

3

21775

比例（%）

47.17

31.41

15.60

4.64

1.01

0.15

0.01

0.00

100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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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数增加超过5个的比例超过10%，数量和规模十分巨大，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加对农
业生产空间构成极大挤压，对耕地红线产生巨大威胁（图2）。理论上，快速城镇化带动
乡村人口迅速非农化，乡村地域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需求总量应随之下降，但由于农村居
民点用地的腾退机制短缺，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并未伴随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而随之减
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生产力得以解放，在户籍制度的
松动背景下，大量隐形失业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农民劳动力累计有效劳动时间增
加，农民收入增加。带来第一波资金向农村地域回流，助推了农村地域的建房热潮。

（3）环渤海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及动态变化的空间差异性显著。在规模上，
平原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的面积规模较大，且乡村聚落密度较高，以黄淮海平原传统
农区尤为显著，鲁南地区的农村居民的用地规模也很大，5 km×5 km网格单元内大多数
农村居民点用地超过3 km2。传统农区的经济发展滞后，产业发展处于较低阶段，工业化
和商服业发展滞后，成为城镇化低谷区，就地城镇化率较低，农民普遍处于“城乡双
漂”的生计状态。传统农区的农村人口密度和总量规模巨大，同时受城乡二元保障体制
阻隔，农民在城镇难以实现安居乐业，助推了农村建房需求，导致传统农区的农村居民
点用地在空间上呈现大范围连片扩展和零星分散。在时序变化上，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
动态度普遍为正值，早期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居民点逐渐被城市发展融合，用地类型转换
为城市用地，省会城市和地级市周围的农村居民点消失的规模和速度极为显著（图 3、
图 4），城乡转型发展改变了城市周边农村居民点用地形态，土地景观格局发生变化。
1985年 5 km×5 km网格单元内超过3 km2的网格数为3174个，占总数的14.58%，至2010年
增至3702个，增加了528个，网格数比例增加至17.00%。1985-2010年环渤海地区农村居
民点用地面积变化动态度为正值的网格占总数的57.38%，主要集中分布于传统农区。农
村居民用地变化动态度为负值的网格数比例为42.62%，主要集中分布于环渤海大中城市
近郊区域和坝上高原和长白山山区。
3.2 农村居民点分布空间影响因子探测分析

自然要素和人文经济要素对农村聚落及用地空间分布产生重要的影响。综合参考以
往学者的研究成果，针对区域的特性，凝练出农村聚落及用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考
虑土地利用系统结构变化的外部性与内部性因素共同作用，在选择农村聚落及用地空间
分布影响因素时，综合考虑了离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的距离。城市的中心性同时
存在积聚性和辐散性，对农村聚落及用地空间转型产生极大影响，具体影响因素指标体

图2 1985-2010年环渤海地区5 km×5 km网格单元统计的农村聚落点变化动态度空间分布
Fig. 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ynamic degree for rural settlement dispersion degree in a 5 km×5 km grid

in the Bohai Rim in China from 1985 t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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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如表2所示。
以Distance allocation的算法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点—轴”影响因子进行空间栅

格化处理，在进行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分布与空间各要素Logistic回归之前，需对 2010
年的农村居民点的用地分布进行（0,1）二值化处理，1代表存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栅
格，0代表非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栅格。考虑到进行Logistic回归时，采用全部栅格的数
值提取进行回归，不符合经典统计学要求。为此，研究中采取随机采样的方法，进行
30%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及空间影响因素栅格图层的采样，以随机采样点获取的数据资料
为基础，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出现概率的Logistic回归的精度具有
一定尺度效应，因此对环渤海地区2010年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矢量数据进行（0,1）二值栅
格数据转换，同时对各影响因素进行100 m、300 m、600 m、900 m、1200 m、1500 m、
1800 m、2100 m、2400 m、2700 m等9个尺度转换，并开展9个尺度下农村居民点用地
与影响因素之间的 Logistic 回归，对
回归模型的精度进行 ROC 检验。环
渤海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分布与
各影响因子的 Logistic 回归的最优尺
度为 600 m，ROC 值为 0.863，模拟
效果最佳。

农村居民用地空间分布出现概率
与影响因子之间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

图3 1985年、1995年、2000年、2010年环渤海地区5 km×5 km网格统计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分布
Fig. 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use area in a 5 km×5 km grid in the Bohai

Rim in China in 1985, 1995, 2000 and 2010

图4 1985-2010年环渤海地区5 km×5 km网格统计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变化动态度
Fig. 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ynamic degree for rural settlement land use in 5 km×5 km grid in the Bohai Rim in China

from 1985 to 2010

表2 乡村聚落及用地空间分布的空间影响因素
Tab. 2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urban transformation

自然条件

dem(x1)
slope(x2)
气温(x3)
降水(x4)

点(中心性)

离省会城市距离(x5)
离地级市距离(x6)
离县级市距离(x7）
离县区所在地距离(x8)
离镇距离(x9)
离乡距离(x10)

轴(交通线、河流)

离铁路距离(x11)
离高速公路距离(x12)
离国道距离(x13)
离省道距离(x14)
离县乡道距离(x15)
离河流距离(x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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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lgæ
è

ö
ø

P
1 -P

= -0.005475x1 - 0.075388x2 + 0.000489x3 - 0.000030x4 + 0.000001x5 -
0.000009x6 + 0.000005x7 + 0.000001x8 + 0.000036x9 + 0.000064x10 + 0.000004x11 -
0.000026x12 + 0.000005x13 - 0.000033x14 - 0.000085x15 + 0.000048x16 - 2.131258

(3)

农村聚落的形成、发展及空间分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宏观空间分布
格局影响因素回归系数可以明显看出：农村聚落空间分布受到地形、地域中心地、交通
分布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地形既为居民点提供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又约束着居民点的扩
展。地势平坦地区，居民点无论是平均规模还是总规模都相对较大，平原地区的耕地面
积分布广阔，具备较高的人口承载力。随着高程的增加，尤其在山区一带，生产条件和
宜居环境条件都比平原地区差，居民点分布零散、规模小，聚落分布具有低海拔区位取
向。交通条件通过改变农村居民点的交通区位对其空间分布产生影响，是农村居民点最
初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交通线路的分布格局会改变居民点空间分布结构。农村地区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加快，也深刻影响着周边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县道和省道两
种道路类型区周围农村居民点分布密度较高，较高等级类型的交通干道（如高速和铁
路）由于畅通性和安全性的要求，周围辐射区域内的居民点建设受到相应限制。乡村聚
落空间分布受城镇中心辐射性的存在一定影响，乡镇层级中心性对乡村聚落居民点用地
的空间分布影响作用更大，村镇空间格局构筑应以乡镇为核心，建构合理有序的村镇体
系，为其辐射自然村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3.3 县域层面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量的驱动因素探测识别分析

以2000年和2010年环渤海地区327县（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统计结果，计算
出 2000-2010年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变化的动态度。选取人均耕地面积（f1）、地均劳动
力（f2）、粮食单产（f3）、灌溉率（f4）、地均农机总动力（f5）、劳均粮食产量（f6）、人均
GDP （f7）、第一产业占GDP的比例（f8）、农民人均纯收入（f9）、交通便利度（f10）、离
中心城市距离（f11）、地形条件（f12）、农村劳动力转移变化率（f13）等13个指标作为影响
农村居民点用地动态变化的地理探测要素变量。分别以每一指标变量进行自然分集聚
类，通过地理探测器研究方法，分别计算出各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变化动态
度的决定力P值（表3）。

依据模型运算结果可知：① 区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非农化程度对农村居民
点用地变化影响作用力较大。人均GDP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地理探
测P值分别为0.82、0.81和0.42。农村劳动力就业高度非农化，农村劳动力有效工作时间
提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性收入所占农村人均纯收入比例持续提升，但大部分农
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性收入难易对接融入城市生活的门槛，安居心理依存寄托于自己

表3 各影响因素对县域层面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量的决定力地理探测结果
Tab. 3 The geographic detected power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hange

指标/
阈值

一级区

二级区

三级区

P值

f1

(hm2/人)

<0.1

0.1~0.2

>0.2

0.42

f2

(人/hm2)

<20

20~30

>30

0.35

f3 (103kg/
hm2)

<4.5

4.5~8.0

>8.0

0.32

f4

(%)

<40

40~75

>75

0.21

f5

(kw/hm2)

<1.0

1.0~1.5

>1.5

0.33

f6(103kg/
人)

<2.0

2.0~3.0

>3.0

0.38

f7(103

yuan)

<15

15~30

>30

0.82

f8

(%)

<15

15~30

>30

0.27

f9(103

元)

<4.5

4.5~7.5

>7.5

0.81

f10

(km)

<15

15~30

>30

0.58

f11

(km)

<90

90~150

>150

0.72

f12

(m)

<500

500~100

>1000

0.66

f13

(%)

<-10

-10~-5

>-5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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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契合新农村建设和危旧房改造等民居工程政策推进，城市里农村农民务工人员大
量收入积累，收入回流农村地域助推了新一轮的农村地区建房热潮，农村居民点用地持
续增加，某种程度难以管控。② 区位条件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有一定的影响，随着城
市物质空间扩张，城边村变为城中村或者拆迁征地可能加强，出租屋瓦片经济和土地制
度二元制双重影响，致使在离中心城区距离较近、交通条件较好的主干道路旁农村房屋
建设激增，离中心城区距离的地理探测P值为0.72，同时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表现出一
定交通指向性，离主干交通线距离的地理探测P值为0.58。③ 农地经济产出效益对农村
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作用不显著，耕地资源禀赋条件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有一定影
响。粮食单产水平的P值为 0.32，粮食单产水平较高地区为传统农区，农业收入对农村
增收有限，粮农的建房能力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人均耕地面积的P值为0.42，人地关
系矛盾对人口生计转型具有胁迫性。紧张人地关系迫使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从事第二、
第三产业，农民经济收入提高，建房能力提升；同时耕地资源禀赋丰富地区，可用来建
房耕地资源限制性小，导致农村地区大量“建新不撤旧”的现象普遍存在，助推了空心
村形成和农村建设用地低效利用。④ 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对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变化产生
一定影响，主要包括农机总动力（P=0.33）、灌溉率（P=0.21）等因素。快速城镇化进程
中，农业生产机械化和现代化发展对农业生产主体弱化负面效应有所中和抵消，但农业
现代化发展在大多农村未能真正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居民点用地只增不减现象依然延
存，农村非农化人口的“城乡”双漂，驱动着农村居民点用地持续增加。

4 城乡发展转型中农村土地配置及空间优化重组思考

基于目前农村居民点用地散乱和规模持续增加的现实，做出以下学理思考。城乡发
展转型中土地利用优化配置，不仅关注区域产业用地和城镇建设用地的需求，农村建设
用地优化配置也是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核心组成部分。理论上，快速城镇化带动农村人口
迅速非农化，乡村地域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需求总量应随之下降，由于农村居民点用地的
腾退机制短缺和半城市化现象普遍存在，乡村地域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并未伴随农村
劳动力非农化而随之减少。长期以来，农村居民点建设基本处于无规划、无计划、无审
批、无管理的状态，导致用地的布局散乱、分散无序、粗放利用特点突出。城乡社会保
障体系正值融合对接期，需历经长时间磨合过程，生计就业非农化转型的农民在城市很
难实现安居乐业和市民化转变，受其农村世俗观念影响（农村房子代表经济实力一种象
征），不彻底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导致农村聚落不断扩展，助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持续
增长，土地制度设计短板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进程的滞后性等促成这种中国特色
的农村空心化与农村用地持续扩张并存特殊现象。农村居民点用地作为城乡建设用地的
重要组成部分，城市规划全面进入存量规划时代，统筹城乡用地一体化土地配置机制亟
待强化，适度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和利用方式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
响，农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是保障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基础。从优化乡村地域系统结
构与功能出发，不同地域类型的村落和农村建设用地都应在创新体制机制和保障农民合
法权益的前提下应加以科学空间优化重组再配置，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和基础服务设施
建设引导为乡村空间优化重组的支撑平台，构筑合理有序的村镇建设格局 [20]，强化县
城、重点镇、中心镇、中心村（社区）的空间布局等级关系及其治理体系。优化重组村
镇人居空间、产业空间、生态空间和文化空间，促进农村人口产业集聚和城乡要素平等
交换，优化乡村空间重构，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进以村镇化、镇城化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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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就近就地城镇化，构建城镇村空间体系、综合治理体系，激发村镇治理、转型、

提质的活力与动力，防范农村人口长期“城乡双漂”的社会陷阱，科学研判乡村地域功

能及其价值，评估乡村地域发展潜力与支撑能力，探讨乡村地区人口、土地、产业、生

态协调耦合新模式，优化农村土地利用优化配置和乡村空间组织构型体系，探索发挥企

业创新、新型农民主体性、乡村空间有序性的科学途径。

5 结论与讨论

（1）从农村聚落的分散格局上来看，环渤海地区农村聚落的分散度空间分异特征显

著，5 km×5 km网格单元内农村聚落数平均大于5.0以上的地域空间分布呈现出“6”字

形空间格局，自东北向西南逐渐增加的趋势，冀南农区、鲁西南农区、山区的农村聚落

较为分散，传统农区农村聚落密度较高且聚落空间分布极为分散。

（2）环渤海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及动态变化的空间差异性显著。在规模上，

平原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的面积规模较大，且农村聚落密度较高，黄淮海平原传统农

区尤为显著，鲁南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也很大，5 km×5 km网格单元内大多数农

村居民点用地超过3 km2，传统农区的经济发展滞后，产业发展处于较低阶段，工业化和

商服业发展滞后，成为城镇化低谷区，就地城镇化率较低，大多农民处于“城乡双漂”

的生计状态，农村居民点持续增加。

（3）在时间序列上，城镇空间持续扩张，省会城市和地级市的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居

民点用地快速转变为城市用地，其郊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动态度为负值，乡村地域

用地景观格局发生剧烈变化，传统农村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呈现持续增加趋势，平原地

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加速度和规模更为显著。

（4）农村聚落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一定交通指向、中心地指向、耕地资源禀赋指向、

宜居地域指向，受其相关基础地理因素综合影响。区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非农

化程度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影响作用力较大，区位条件、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等对农村

居民点用地面积动态变化具有一定影响。构筑合理的村镇格局空间，建构有序村镇体

系，实现综合性服务功能的中心村空间布点，优化重组乡村地域的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促进乡村转型发展是未来农村发展规划的核心目标。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地

域面临转型，而乡村转型需要科学的村镇规划，因此村镇规划将成为乡村地理学崛起的

应用实践出口，乡村地理学将承担起理论和实践研究并重的使命。同时，解构快速城镇

化进程中乡村空间重构的基础核心理论，系统理清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转型要素、结

构、功能、调控的传导作用机制将为乡村地理学当下研究的核心科学问题，同时也是重

塑乡村多维空间格局和土地优化配置研究亟待深化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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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use
change and spatial directivity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grid

in the Bohai Rim in China

YANG Ren1, LIU Yansui2,3, LONG Hualou2 , CHEN Chengyi1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School of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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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cientific issues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its land use
change during rural- urban transformation process. Based on the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data
from the remote sensing images and economic-social statistics data, using a 5 km×5 km grid
for the minimum statistical scale and GIS spatial statistical analysis function, the temporal-
spatial change of the rural settlement and land use were comprehensively examined in the
Bohai Rim in China. Main results for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was significant in the Bohai Rim in China. The regions with more than five
natural villages in a 5 km × 5 km grid were located in agricultural and mountainous areas,
especially in southern Hebei province and southwestern Shandong province, with "6" glyph
spatial pattern, gradually increasing from northeast to southwest in the Bohai Rim in China,
where the rural settlements were scattered, and rural settlement land was used extensively. The
density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scattered degree are much higher 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regions. Besides,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dynamic change were
significant in the Bohai Rim in China. In terms of scale, the area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ere
larger in the plain area with a higher density of rural settlements, especially in the Huang-Huai-
Hai Plain and southern Shandong Peninsula, and most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s area scale
was more than 3 sq km in the 5 km×5 km grid. 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business- service development have lagged behind, wit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an initial stage, so that a low urbanization rate has been found. The
livelihood of most farmers is dual statu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3) On time series,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reas increased 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region. At the same time,
rural residential lands have been changed to urban land use types in the rural and semi-urban
areas i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and prefecture-level cities, so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use
area decreased. (4)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riving rural settlements and landform and
structure change refer to many aspects, including natur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location
conditions,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armers' income.
Keywords: rural settlement; geogdetector; rural space reconstruction; rural geography; Bohai
Ri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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